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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转移是企业创造利润的关键，而知识存量作为知识转移的关键，已经成为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将知识距离与学习能力这二方面引入到知识存量与科技成果转化关系中，构建知识距离、学习能力与知识存量、科技成果转化的概念模型，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知识存量对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知识距离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学习能力对知识距离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并且在知识存量与知识距离、知识存量与科技成果转化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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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information economy era, knowledge transfer is important for businesses to bring profit, while, as the key of knowledge transfer, knowledge stock has been important factor to effec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impact mechanism concept model of knowledge stock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hrough the knowledge distance and learning ability. Then, this paper uses the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to analysis the impact mechanism concept model and ha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the knowledge stock has th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knowledge distance plays a mediation role between knowledge stock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learning ability plays a regulate role between knowledge stock and knowledge distance, knowledge stock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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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为有效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科技成果难以产业化的问题，国务院于2016年出台了新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这是我国在全面深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标志性举措。同时，五项重磅举措的实施也为科技成果转化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据有关统计，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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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专利申请授权量和自然、科学技术图书出版数量分别为1302687项和41.53万册；科技成果登记数量为53140项，同比增长速度上升了1.26%，但我国高校每年的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比值还不到1/10，科技成果在产业中使用且具有一定规模的不足总量的20%。可见，我国存在严重的科技成果高产出、低利用的比例失衡问题，需要深层次思考应重点改善哪一个环节使得科技成果转化有效性能够明显提高。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背景下，对新知识的获取与利用能力已经成为企业快速发展和提高竞争力的主要驱动力，同时也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保障。企业需要将外界知识与自身知识集成、创新后形成科技成果，并将其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同时，企业在获取知识、集成知识、利用知识等方面的能力大小将直接影响着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和后续推广。因此，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关于科技成果转化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重点研究知识距离和学习能力这二个方面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创新性地构建知识存量与科技成果转化之间的影响机理，揭示其内在关联关系，进一步揭示知识存量作用于科技成果的内在机理，发现提升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科学路径，这对于提高我国高技术企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促进高技术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国内外研究综述
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科技成果转化与知识转移的关系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但是，关于知识转移的定义，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个基本的概念认同。国外学者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将知识转移与知识共享进行比较、区分，有些学者将知识转移理解为一种知识传播方式，认为知识共享包括知识转移[1-2]；Liao[3]和Bernstein[4]认为知识扩散是组织内部的一种知识流动机制，它包含知识转移；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知识扩散就是知识转移[5]。我国学者认为知识转移的基本涵义是指在一定环境下，知识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由知识源传播至知识受体的过程和现象[6]。
其次，深入探究后发现知识转移就是一个沟通的过程，其实质是企业知识跨越企业边界的流动过程。Teece[7]提出了典型的知识转移与学习影响因素模型，将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分为知识源、知识受体、知识与性质、距离四个方面；认为知识转移是在一定场域中进行的时空传播现象，知识遵循一种由知识源通过各种渠道传播至知识受体，并将知识内部消化吸收、内化为自身知识资源的流动机制。这种转移和扩散联系着不同规模的主体，当一个企业想要向其他企业学习和转移知识的时候，必然涉及到知识的拥有方和接受方这二个主体，且接受方自身必须有将知识重构的能力[8]，知识接受方的吸收转换能力将直接影响知识转移范围和转移速度[9]，另外企业内部组织与企业之间均应为知识转移提供一种有利环境[10]。
随着研究的深入，知识转移与企业的关系，尤其是与企业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的关系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探讨。Robert K.[11]认为科技成果转化包含知识转移和知识扩散，可以通过测量知识转移效果来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问题。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科技成果转移给需求方之后的产权化、商品化等，企业能否顺利获取和吸收从外部获得的新知识，直接关系到科技成果转化能否顺利实现[12-13]。郭强[14]梳理了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六大内部因素，其中转化意愿、吸收能力、转化能力都反映出接收方企业对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影响。研究表明知识转移过程中，企业的学习意愿和学习能力[15-16]、经验及信息技术运用程度同样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效果，如果知识受体缺乏学习动机将会降低知识转移效果，而知识受体缺乏必要的知识基础，也会阻碍知识转移的进行。
综上所述，一方面，国内外现有文献针对知识转移过程、知识转移影响企业合作和竞争优势的宏观层面的研究较为丰富，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研究逐步得到扩展，但较少研究成果涉及从微观角度分析知识转移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另一方面，虽然有学者探究了知识转移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关系，鲜有学者从知识存量的角度进行剖析。因此，本文引入知识距离和学习能力作为影响知识存量与科技成果转化关系的因素，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影响机理模型，探究知识距离、学习能力与知识存量、科技成果转化的内在关联关系，发现提升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科学路径，进一步补充相关研究。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基础
2.1.1 科技成果转化（STA）
对科技成果转化概念内涵的理解，根据理解的侧重点大致分为三种：（1）过程论，即将科技成果转化视为科技与经济的投入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过程；（2）能力论，将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视为一系列能力要素的外在表象；（3）结果论，即侧重于考察科技成果转化的最终状态，如专利、新产品等。综上，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相关文献，认为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技术经济行为，涉及到科技成果的研制方、受让方、政府管理部门等多个利益主体，目的是为了将科技成果最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持续产生经济效益。
2.1.2 知识存量（KS）














知识存量是组织或系统某一阶段内知识资源的占有量，是一个同时具备时间特性和空间特性的“学习”结果。若在t时期，企业i的知识存量为知识转移后，在t+1时期企业i知识存量增长为其中为企业i对知识的接收能力，且满足独立同分布。若在t时期，企业的平均知识水平为，即，用平均知识水平增长速度来衡量知识转移速度，即，。用公式表示该模型为其中N表示市场上拥有该知识最大的企业数量，Xt表示在时刻t拥有该知识的企业数量。越大，表示知识转移速度越快，市场上拥有该知识的企业数量越多，越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对模型积分发现，当 c表示初始状态的变量，表示市场上已经开始有企业接受并运用该知识；求二阶导数，得到拐点若c不变，如果变大，t*变小，即知识转移速度越快，越有利于更新知识存量，知识融合程度越好，越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
2.1.3 知识距离（KD）与学习能力（LA）
在知识转移过程中，知识源与知识受体之间的知识差异程度即为知识距离，知识距离是影响知识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当新知识由知识源传播至知识受体时，知识受体基于对新知识的理解，利用自身的遇见能力、捕捉能力识别出新知识中有利用价值的部分，然后利用吸收能力将这些有价值的知识资源在主体内部消化吸收，与已有知识资源融为一体，增加知识受体知识存量、优化知识结构。


图1 知识转化机理图
研究表明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知识距离的大小。当知识距离过大时，知识受体很难识别出新知识的有价值部分，自身知识结构与新知识脱节，缺乏必要的知识基础，影响了知识存量更新效果；当知识距离过小时，知识受体认为新知识带来的经济效益不足以抵消吸收该项知识所支出的经济成本，导致知识受体缺乏学习动机，不利于知识转移。另一个困难主要是指对知识的学习能力。学习能力主要是指运用已有的知识、智力、经验和技能最大限度地领会和掌握学习资料的能力，学习能力是企业消化、吸收外部知识、技术的能力，是一种模仿性学习[17]。企业学习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对新知识的吸收能力，研究表明企业具有良好的吸收能力，能够高效率地消化吸收新知识，并进一步激发企业对新知识的渴求和获取，通过将新知识与已有知识的持续整合和创新，将有效促进企业新产品产出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提升。
2.2 研究假设
2.2.1 知识存量与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成果是促进知识经济发展的介质，科技成果转化效果是增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基本保证。知识存量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探索知识存量如何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效果，进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将科技成果最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持续产生经济效益，已经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关心的热点。本文主要研究企业间的技术合作活动，这是国家创新系统中最重要的知识转移活动。知识经济环境下，知识创新需要企业支出非常高的经济成本，企业宁愿模仿和复制已有的科技成果，增加了知识扩散利益的非独占性，这样会抑制科技成果的产生和转化。根据知识转移过程可知，越大，表示知识转移速度越快，市场上拥有该知识的企业数量越多，越有利于知识存量更新；越大知识转移周期越小，知识融合程度越好，越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存量是企业对于知识资源利用能力的一个体现，企业组织结构越合理，知识存量的质量和数量越高，越有利于企业创新成果的产出，以及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18]。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知识存量对科技成果转化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知识存量更新越快越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
2.2.2 知识距离的中介作用
以往文献中针对知识存量和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往往集中在知识扩散[19]、知识性质[20]、知识复杂度[21]这几个方面，鲜有从知识距离角度考虑其在知识存量与科技成果转化关系中的作用。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发现知识存量在更新的过程中，除了在时间维度扩充自身知识面以外，更重要的是将新知识与原有知识的整理与融合，保证知识存量在空间维度距离适中结构合理[22-23]。可见，知识存量的更新对于调整知识距离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另外，知识距离的变化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知识距离直接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成本，知识距离越小，知识转移主体之间差距越小，知识创新成本越低，越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知识距离在知识存量与科技成果转化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2a：知识存量对知识距离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假设2b：知识距离对科技成果转化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2.2.3 学习能力的调节作用
知识存量更新实质就是知识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与反馈过程，是一种非线性的复杂扩散状态，并非单一的、简单的、被动的联系[24]。研究发现对知识的筛选能力、消化能力、吸收能力等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也非常明显[14、25]，本文借鉴谢洪明的观点，将这些有利于知识在组织外部转移与扩散的因素统称为知识受体的学习能力。知识转移不是知识源把知识传递给知识受体就结束了，更重要的是知识受体对传递的知识进行筛选、理解、融合与推广应用。在知识源将知识转移给知识受体的过程中、在知识受体消化吸收接受的知识过程中，以及知识受体将获得的新知识加以创新利用，转化为科技成果，并将科技成果转化为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的过程中，学习能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习能力越强，知识存量的增长越有效，带来的经济效益越多，越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学习能力对知识距离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学习能力越强越有利于知识距离达到最优。
假设4：学习能力在知识存量与知识距离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假设5：学习能力在知识距离与科技成果转化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假设6：学习能力在知识存量与科技成果转化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最后，根据上述分析结果，从知识距离与学习能力2个角度出发，构建知识存量对科技成果转化影响机理的概念模型，如图所示：


图2 概念模型
2.3 问卷设计
根据知识存量对科技成果转化影响机理的概念模型，在参考大量实证研究测量量表，以及国内外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设计本研究的调查问卷，问卷采用7级Likert分量制，1-7代表同意的程度逐级增加。调查问卷设计完成后邀请了15位本领域的专家以及经验丰富的管理从业人员对该问卷的合理性、逻辑性、科学性做了测试，并根据他们提出的修改意见对问卷进行修改，形成预调查问卷。随后对预调查问卷进行小样本调查，测试结果表明本问卷的题项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和科学性，最终确定了本研究的调查问卷。
在最终的调查问卷中， 知识存量的题项设计主要参考Prabhu[2、26-27]等人的问卷，主要包括知识广度和知识深度二个维度，分别由“公司能够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及时更新知识存量”、“公司储备了大量知识和具有丰富经验的人才”、“公司积极组织各种学习与交流活动”和“公司掌握的核心知识的分布与结构合理度”这4个题项构成。
知识距离的题项设计主要参考Cummings[28-29]等人的问卷，主要包括知识广度距离和知识深度距离二个维度，分别由“企业员工间交流存在障碍”、“企业间技术存在差异”、“企业间管理模式存在差异”和“企业间能够建立合作关系”这4个题项构成。
学习能力的题项设计主要参考Zahra[17、30-31]等人的问卷，主要包括学习动机、获取能力和吸收能力三个维度，分别由“对于获取新知识和新技术的积极性”、“公司拥有足够的资金获取、吸收、学习新知识、新技术”、“能够迅速获取并理解对方传递的信息”、“能够迅速从传递的信息中筛选出有价值的部分”和“能够迅速将所掌握的知识应用到创新工作中去”这5个题项构成。
科技成果转化的题项设计主要参考汤建影[15、32-33]等人的问卷，主要包括“公司对于市场需求的定位”、“公司拥有大量专利和著作数量”、“新产品或新技术在市场上创造了许多商机”、“新产品上市的成功率”和“新产品为公司带来的经济利润”这5个题项。具体量表如表1所示：
表1 科技成果转化影响因素量表
	潜变量
	显变量
	参考文献

	知识存量
	公司能够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及时更新知识存量
	Prabhu
Wu
刘丽红

	
	公司储备了大量知识和具有丰富经验的人才
	

	
	公司积极组织各种学习与交流活动
	

	
	公司掌握的核心知识的分布与结构合理度
	

	知识距离
	企业员工间交流存在障碍
	Cummings
倪渊、张健
万青

	
	企业间技术存在差异
	

	
	企业间管理模式存在差异
	

	
	企业间能够建立合作关系
	

	学习能力
	对于获取新知识和新技术的积极性
	Zahra
George
秦令华
谢洪明

	
	公司拥有足够的资金获取、吸收和学习新知识、新技术
	

	
	能够迅速获取并理解对方传递的信息
	

	
	能够迅速从传递的信息中筛选出有价值的部分
	

	
	能够迅速将所掌握的知识应用到创新工作中去
	

	科技成果转化
	公司对于市场需求的定位
	汤建影
龙飞
李鸣、陈承

	
	公司拥有大量专利和著作数量
	

	
	新产品或新技术在市场上创造了许多商机
	

	
	新产品上市的成功率
	

	
	新产品为公司带来的经济利润
	



3 实证研究
3.1 数据处理与信度效度检验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500份，实际收回问卷446份，剔除掉无效的问卷，实际有效问卷共有421份，问卷回收率为84.2%，达到了本研究对数据数量和质量的要求。研究的样本来自于全国不同地区的规模以上高技术企业的管理人员。整理实际有效问卷发现：其中男性占74%，女性占26%；被调查者所属单位为国有企业的占53.11%，民营高技术企业占21.06%，其中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地点主要分布在我国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和沿海城市；被调查者从事管理工作的时间多集中在3-5年（56%）；从学历上看，学历在本科及以上的占73.11%，说明问卷的有效性较高。
同时，对量表进行统计性分析，同时计算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表2依次列举了本研究调查问卷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通过描述性统计发现，知识存量与知识距离、科技成果转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学习能力与知识存量、科技成果转化之间也存在显著相关性，这为下一步假设检验奠定了理论基础。 


表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KD
	STA
	KRKS
	KRLA

	KS 
	4.471
	1.248
	1
	
	
	

	STA
	4.485
	1.259
	0.890
	1
	
	

	KD
	4.651
	1.232
	  0.907**
	  0.991** 
	1
	

	LA
	4.673
	1.263
	0.886
	0.945
	0.876
	1


注: N=421,  **表示P<0.01,  *表示P<0.05. 
另外，本研究运用Cronbach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方法对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果
	变量
	信度α系数
	KMO值
	Bartlett球形检验值
	累积解释方差（%）
	因子载荷

	KS 
	0.838
	0.800
	0.000
	67.909
	0.436-0.684

	STA
	0.900
	0.866
	0.000
	71.616
	0.526-0.760

	KD
	0.900
	0.819
	0.000
	76.922
	0.601-0.752

	LA
	0.912
	0.871
	0.000
	74.118
	0.610-0.750


首先对量表的信度进行分析，从表中可以看出，每个变量的信度α系数均通过了检验（α>0.600），表明调查问卷的一致性和可靠性良好；各变量的KMO值均大于0.600，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01，累积解释方差和各变量的因子荷载效果均良好，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效度。
3.2 知识存量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机理检验
在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都通过检验的基础上，运用AMOS17.0软件对模型的拟合度、路径进行分析，并修正结构方程模型中具有共变关系变量间的残差，最终得到了知识存量对科技成果转化影响机理的路径图。通过SEM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对本文所涉及的结构因子进行检验，模型的各项拟合度指标具体结果如下：RMSEA=0.063<0.08，AGFI=0.891>0.8，GFI=0.922>0.9，CMIN/DF=2.677<5，NFI=0.947>0.9，PCFI=0.777>PNFI=0.762>0.5，IFI=0.966>0.9。所有指标均符合普遍接受的标准，表明该模型具有较高的拟合优度，可以进行统计显著检验。由此可以看出，所使用因子均达到了较好的拟合水平。
3.2.1 知识距离的中介作用检验
首先，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假设2。对于中介作用的检验，已经形成了非常科学合理的操作流程。按照检验程序，首先验证知识存量与科技成果转化之间的直接效应，即假设1，在知识存量与科技成果转化之间具有显著影响效应的前提下，检验知识距离的中介作用才有意义。知识存量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模型的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拟合指数均达到较好的水平，而且知识存量对科技成果转化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91，且在0.01水平上显著，由此说明假设1成立。
表4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
	模型
	CMIN/DF
	RMSEA
	NFI
	CFI

	知识存量—>科技成果转化
	3.377
	0.075
	0.966
	0.976

	知识距离中介模型
	2.908
	0.067
	0.960
	0.973

	学习能力—>知识距离
	3.265
	0.073
	0.976
	0.983


下一步，检验知识距离对知识存量与科技成果转化影响机理的中介作用，模型验证结果见表3，发现知识距离的中介模型拟合指数也达到了良好水平。根据中介模型的AMOS结果可知，知识距离对知识存量与科技成果转化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88，且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知识距离对知识存量与科技成果转化影响机理存在显著中介作用，由此说明假设2成立。
3.2.2 学习能力的调节作用检验
首先验证学习能力对知识距离的直接效应，即假设3，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拟合指数均达到较好的水平，而且学习能力对知识距离的路径系数为0.76，且在0.01水平上显著，由此说明假设3成立。其次，使用SPSS中的分层回归针对学习能力对知识存量与科技成果转化影响机理的调节作用，逐步放入回归模型来检验学习能力的调节效应。表5显示了学习能力调节作用的检验结果。
表5 学习能力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常数项
	0.000
	0.073
	0.004
	0.025
	0.003
	0.051

	自变量系数
	0.767
	0.704
	0.819
	0.799
	0.791
	0.750

	交互项系数
	
	0.092
	
	-0.022
	
	-0.059

	R2
	0.530
	0.555
	0.691
	0.692
	0.580
	0.591

	

	0.529
	0.552
	0.690
	0.691
	0.579
	0.589

	F
	472.899
	22.826
	935.313
	2.236
	579.423
	10.632

	DW值
	1.729
	1.754
	2.107
	2.103
	2.024
	2.025

	显著性
	0.000
	0.000
	0.000
	0.136
	0.000
	0.001








由表5可知，在模型2中学习能力与知识存量交互项的系数显著，，，而且模型2解释了更多的R2，因此在知识存量影响知识距离的关系中，学习能力的调节作用是显著的，且调节作用是正向的，假设4通过检验；在模型4中学习能力与知识距离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模型4未能解释更多的R2，因此在知识距离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关系中，学习能力的调节作用是不显著的，假设5未通过检验；在模型6中学习能力与知识存量交互项的系数显著，，，而且模型6解释了更多的R2，因此在知识存量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关系中，学习能力的调节作用是显著的，但调节作用仍是负向的，假设6未通过检验。


  
图3 学习能力调节效应图
最后，根据表5中的检验结果，绘出学习能力的调节效应图。根据图3能够更加直观地看出学习能力在知识存量与知识距离、知识存量与科技成果转化关系中发挥的调节作用。

4 结论
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将知识距离和学习能力作为影响因素引入知识存量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关系中，建立变量间的理论模型并提出相应的假设；基于实证数据从知识距离和学习能力二个维度，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知识距离、学习能力与知识存量、科技成果转化间关系进行实证探究，最终得到如下结论：
（1）假设1通过检验，知识存量对科技成果转化具有直接地、显著地正向影响。知识存量对科技成果转化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91，且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改善知识存量是有利于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知识存量的积累性和非负性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基础，技术创新能力又直接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因此，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必须重视知识存量的作用，通过优化知识存量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
（2）假设2通过检验，知识距离对知识存量与科技成果转化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88，且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知识距离对知识存量与科技成果转化影响机理存在显著中介作用。虽然知识存量对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显著直接影响，但同时也通过知识距离对科技成果转化产生间接影响，并且知识存量通过知识距离的中介作用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程度明显高于其直接影响作用。
（3）假设3通过检验，学习能力对知识距离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知识距离主要分为知识广度距离和知识深度距离二种。学习能力越强，企业对知识的捕捉和筛选能力越强，能够迅速从外界信息中获取企业真正需要的知识类型，增加知识广度，降低知识转入成本。另外，学习能力越强，企业对知识的消化吸收能力和集成应用能力越强，越有利于企业将获取的知识与自身知识进行有效融合，重构一个合理的知识结构，增加知识深度。因此，学习能力对知识距离具有直接地影响，学习能力越强，对知识距离越有利。
（4） 学习能力在知识存量与知识距离关系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且调节作用是正向的。这与实际情况相符。企业除了需要从外界获取新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够在这些复杂的知识中发现有价值的部分，并将这些有价值的知识与自身知识融合，增加知识广度和深度。因此，在知识存量与知识距离关系中，学习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另外，学习能力在知识存量与科技成果转化关系中虽然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但调节作用却是负向的。这说明学习能力越强，越不利于知识存量向科技成果转化，这可能与本文选取的调查对象有关。规模以上高技术企业属于知识密集型企业，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就是提高企业学习能力，迅速识别并占领市场知识资源。可见，规模以上高技术企业学习能力越强，越有垄断市场知识资源的优势，越不利于知识转移的顺利进行，从而影响科技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综上，知识存量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其对科技成果转化的直接地正向影响；另外，无论从知识距离还是学习能力角度，研究均表明知识存量对于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显著影响。因此通过改善知识存量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拉动区域经济增长势在必行。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企业间越来越容易建立信任和交流，这保证了知识转移的顺利实现。同时，企业必须根据自身实际不断调整自身知识距离与知识结构，不断强化自身在知识转移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提高积极性，促进区域知识有效扩散，最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实现科技成果与生产力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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